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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方日报报道，深圳大学科技楼，晨光初照，76 岁的电子科学

与技术学院教授李景镇正和他所指导的一名博士后就光子信息技术

展开探讨。未来，李景镇希望自己的研究领域能从毫秒、微秒扩展到

纳秒、皮秒和飞秒。

李景镇所研究的课题，和时间息息相关。1964 年，李景镇从清

华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继续深造，研究方向是高速

成像光学。1993年底，53岁的他从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

究所（下称“西安光机所”）调到深圳大学任教，为迎接“光子世纪”的

到来培育人才。

从研究生到现在，他从事的研究都和瞬态光子信息技术相关，即

研究如何观测短时间和原子时间过程的光信息，探索“一瞬即逝”过

程中所发生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图景及其变化规律，为我国现代国防

和航空航天等尖端科技发展作出贡献。今年，他在单次全光飞秒成

像领域取得突破，成像频率已达每秒 7.5万亿幅的最新水平。“因为热

爱，我从未想过放弃。”他说。

数十年兢兢业业潜心研究，李景镇只愿当学者，不愿做“老板”。

“一些教授会叫学生干一些横向课题（纵向是指国家、省、各个部布置

的课题，横向则是指企业的课题），我让学生干的都是先导性、前沿性

研究，赚钱的活我一个都不干，因为我做的不是 Make Money 的工

作。我希望我带的博士、博士后能从事领先且原创的学术研究。”

李景镇：
一心当学者
不愿做“老板”

“徐滑坡”——这是业内对徐邦栋的尊称。作

为中国滑坡治理理论与技术的奠基人，他为我国的

铁路运输安全和滑坡灾害防治做出了突出贡献。

徐邦栋去世前两天，学生来探望恩师，他用

颤颤巍巍的声音向这位学生讲授近期的研究发

现，学生让其休息，他却坚定地说，“不要打断我，

我快没有时间了，请听我讲完”。

徐邦栋上完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课。只是

这一次，在双手微微颤抖之后，他却永远地睡着

了，时间定格在 2016年 8月 10日。

因缘际会

1921 年，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徐邦栋出

生在南京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传统文化的

熏陶和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怀着救国救民之心，

寻求救亡图存之路。

1939年 4月，徐邦栋考入黄埔军校第三分校

政训第一总队，准备投笔从戎。但眼看当局腐败

无能，徐邦栋最终放弃了这条道路，转而投身技

术救国。他于 1940 年考入中山大学土木工程

系，并于 1944年毕业获学士学位。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徐邦栋满怀信心

参加国家建设，并主动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工

作。1950 年徐邦栋调入位于甘肃天水的原铁道

部西北干线工程局，他的铁路建设生涯从这里起

步，他与滑坡学的缘分也从这里开始。

人称“徐滑坡”

在业内无人不知“徐滑坡”，而这背后是他

70年如一日的执着与专注。

在 1950 年至 1953 年的兰银、宝成等新线铁

路选线测量工作中，徐邦栋声名鹊起。在设计宝

成线北段路基时，徐邦栋首创了铁道部鉴定的路

基特别设计文件，被苏联专家称为“中国第一位

路基专家”。

1981 年的一场特大暴雨让宝成铁路全线中

断运输，这一停就是 3个月。铁路沿线治理的滑

坡均出现了或大或小的问题，但经徐邦栋治理的

12 个大滑坡仍保持着稳定。业内评价徐邦栋在

滑坡治理方面就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

能根据不同体质和特征辨证施治，药到病除。

早在 1961 年，徐邦栋就全面主持铁道部科

学研究院西北研究所（现中铁西北院）崩坍滑坡

防治技术研究工作。他在 1977 年出版了《滑坡

防治》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滑坡的专

著，开创了中国特色的滑坡防治理论和方法，徐

邦栋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滑坡学之父”。

扎根大西北

在开创滑坡学的过程中，徐邦栋常年扎根祖

国西北，为中铁西北院发展壮大而呕心沥血。

中铁西北院地处兰州，环境艰苦。建院之

初，一无基地，二无试验设备，三无足够的人才，

困难重重，但徐邦栋并没有消极等待，而是积极

创造条件培养人才、开展研究。他亲自编写讲义

为年轻技术人员讲课，带领他们深入现场进行崩

塌、滑坡等路基病害的调查、勘探和研究。

徐邦栋在中铁西北院工作了近 60 年，培养

了该院三代滑坡防治人才。不仅如此，徐邦栋的

学生还遍布原铁道部第一、二、三、四勘测设计

院，他培养的研究生和跟随他工作过的技术人员

大多成了各单位灾害防治的专家和骨干。

自古稀之年至 89 岁间，徐邦栋用十年时间

撰写出版了《滑坡分析与防治》《高堑坡设计及变

化分析与防治》等专著，94 岁时他又出版第三本

书，在生命即将耗尽之时他还在校对即将出版的

第四本书。

薪火相传

对待学生和后辈，徐邦栋在技术上从不保

密、毫无保留。“我如果不把这几十年治理滑坡的

经验和教训告诉你们，不及时写出来，那就要带

到坟墓里去了。”这是徐邦栋生前经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

一位徐邦栋的学生曾回忆道：“跟徐老出差

从来不轻松，根本没时间玩，因为他出差途中从

来都是手不离书、稿纸和铅笔，他会随时考问年

轻人一些滑坡问题，如果答不出来，他会跟你认

认真真讲一路，直到你彻底弄明白为止。”

虽为滑坡治理方面的大师级专家，但徐邦栋

在年轻人面前从来不摆架子，而是在点滴中倾囊

相授、谆谆教诲，以至于出现了一个“奇观”：曾经

跟随徐邦栋常年奔赴现场的司机都能对滑坡说

出个一二来。

如今，众人所熟悉的那位徐老已经远去，但

他七十载如一日的专注和坚持、上完人生最后一

课的执着精神值得缅怀，中国的滑坡灾害防治事

业也将薪火相传。

上完生命中“最后一课”
——追忆“中国滑坡学之父”徐邦栋

留声机

据解放日报报道，日前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青年专职研究人员段

才闻获得科技部“干细胞及转化研究重点专项”青年科学家项目，成

为儿中心的首席科学家。

已过而立之年的段才闻至今未踏出过国门一步，是名副其实的

“土博士”。“国内不缺科研资源和条件，如果你能找到兴趣并坚持下

去，土博士还是洋博士根本不重要，天道酬勤。”段才闻说。

读博期间，段才闻发现，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俗称血癌）在骨髓

中浸润性生长，破坏正常骨髓微环境（土壤）后，白血病干细胞（肿瘤

的种子）分泌的细胞因子会招募和改造骨髓正常间充质干细胞（骨骼

的种子），建立临时庇护以逃避化疗杀伤。“如同地震后搭建的临时帐

篷，如果破坏这个临时帐篷，可以明显提高化疗效果，清除残留的白

血病干细胞，对白血病治疗及靶向药物筛选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研

究结果发表于国际顶尖刊物《癌细胞》。

如今，段才闻带着他的专项课题和团队扎根儿中心儿科转化医

学研究所，身边共事的不乏来自欧美顶尖学院的海归。土博士与洋

博士的合作是否会擦出更多火花？“做科研的重点在于课题来源与思

考问题的方式。业界最前沿的信息，不出国门也能快速通过互联网

共享。”段才闻说，“我所在的交大医学院和儿中心，硬件设备水平与

国际顶尖学府持平。即便本单位缺少实验仪器，也可以借力同城其

他机构。现在不是必须走出国门才能完成研究。”

段才闻：
“土博士”也能
当首席科学家

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在《光明日报》撰文表示，数学

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更能对思维进行很好的训练。无论学习何种

专业，做科研也好、做其他工作也好，数学修养对专业的发展都很有

裨益，那么如何才能学好数学？

首先，要对数学感兴趣。我从来不认为天赋是学好数学的关键

因素，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我上学比较早，小学时对数学没有什么

兴趣，成绩也不突出。大概从初二开始，我才对数学产生了比较浓厚

的兴趣，成绩也好起来。

其次，要有学习的自觉性。我前面说过，我上小学时，因为年纪

小，还很不懂事，学习没什么自觉性，上课思想开“小差”，成绩一般。

到了中学，学习才成为一件自觉的事。

杨乐：
学好数学
要靠兴趣和自觉

文·本报记者 王 飞

（图片来源于网络）

文·本报记者 许 茜

汪筱林说自己“生性好动”“喜欢大自然”，向

往如地质队员般四处奔波的生活；于是，他将地

质学作为专业方向，从出生地甘肃天水考来到吉

林长春。在长春地质学院（现已并入吉林大学）

完成了本科学习后，又考取了本校沉积岩石学专

业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校博物馆工作。

汪筱林说，每一块岩石和沉积地层都是一本

地球演化的“故事书”。留校那年他 26 岁，沉浸

在“故事”中的汪筱林也许不知道，第二年的一次

野外发掘成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1990 年，恰逢两年后长春地质学院 40 周年

校庆，当时学校博物馆与黑龙江省博物馆合作，

在黑龙江嘉荫进行恐龙化石发掘工作，“学校和

馆里希望能发掘装架一具恐龙化石给校庆献

礼”。于是，在博物馆工作的汪筱林因其沉积学

专业背景成为科考队的主力队员。在黑龙江畔

的嘉荫，汪筱林第一次接触到并亲自挖掘了许多

恐龙骨骼。

博 物 馆 在 1992 年 如 愿 向 学 校 献 上 了“ 生

日贺礼”——他们在野外发现采集了数百件恐

龙标本，包括一些头骨化石，汪筱林和同事们

亲自修理、复原和装架了一具长七八米的鸭嘴

龙化石。在嘉荫的那三年，黑龙江边无数的日

夜留下了这位西北汉子的身影，这段野外工作

经历让他感受到这种探索未知生命世界的无

限乐趣。

古生物的“种子”就此在汪筱林的心里种下，

它不仅要开花，还要绽放。1995年 10月，汪筱林

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的博士生，并于次年来到所里和中科院研究生院

（现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习，在这里他收获了科研

生涯的第一个重要成果——翼龙胚胎的发现。

地球演化“故事”和“跨界”古生物

2002 年前后，汪筱林正和同事周忠和在辽

宁锦州义县进行野外考察，期间他们发现了一件

“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一个椭圆形的化

石。后经研究，这竟是世界上第一枚翼龙胚胎！

但在汪筱林入学之初，他并没有想到会与他

的福地——辽西发生什么关系。“原本打算博士期

间继续研究黑龙江嘉荫发现的恐龙材料，但到所

里后正好要启动辽西热河生物群项目，于是我就

辽西福地和首枚翼龙胚胎

2014年，《细胞》子刊《现代生物学》以封面文

章的形式发表了汪筱林哈密翼龙化石的初步研究

成果，审稿专家盛赞其为“翼龙研究200年来最激

动人心的发现之一”，英国古生物学家还专门为其

撰写了评论文章《先有翼龙还是先有翼龙蛋》。

而促成汪筱林“哈密行”的是他的博士生导

师邱占祥院士的一次发现。2005 年，邱占祥等

在新疆哈密发现疑似翼龙的破碎骨骼，他果断把

目标转向哈密，在那里拉开了哈密翼龙动物群重

大发现的序幕。

于是，从2005开始到现在，汪筱林连续十多年

带队在茫茫戈壁上寻找翼龙的踪迹。在那里他们

发现了世界上已知分布面积最大和最富集的翼龙

化石产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处保存雌雄翼龙

个体和发现首枚三维立体翼龙蛋的化石遗址。“到

目前为止，包括哈密翼龙蛋，世界上报道的翼龙蛋

也仅仅有11枚左右。以前发现的蛋化石都是压扁

二维保存的，蛋的形状和蛋壳结构都不得而知，但

在哈密我们一次就报道了5枚三维立体保存的翼

龙蛋，以前针对翼龙蛋形状、软壳或硬壳等一系列

疑问有了较明确的答案。”汪筱林解释道。

论文发表后，在国际古生物界和媒体引起很

大反响，然而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为了确保

化石分布区免受外界侵扰，汪筱林及其团队每年

两个多月的科考工作只能“默默无闻”，严格保

密，甚至 10年没有发表任何相关研究成果。

汪筱林团队靠着两辆“晃晃悠悠”的老旧

车，奔波于戈壁大漠，住地与野外一来一去就是

近 7个小时的路程，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没

有信号、车陷沙河、皮肤晒伤、嘴唇爆裂、缺水干

燥……这些对于那些年在哈密戈壁科考的汪筱

林及队员来说，都再寻常不过。

2008 年起，汪筱林又率队主持山东莱阳恐

龙化石的科考工作，希望借助新发现解决棘鼻青

岛龙头饰和谭氏龙等存在争议的问题。科研之

余，汪筱林团队与地方政府合作，协助申请国家

地质公园、建设遗址博物馆、申请国家等部门相

关遗址保护经费等，并进行各式各样的科普教

育，每年在野外发掘期间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多个

中小学主题夏令营。

而今已年过半百的汪筱林，每年依旧带队主

持莱阳和哈密各两个多月的科考发掘，以及辽西

等其他地区的短期野外考察。

十一假期后，汪筱林将再次带队踏上新疆的

土地，开始他在哈密第 12个年头的又一轮探索，

他满怀期待。

寂静十年和最激动人心的发现

汪筱林汪筱林：：
走辽西走辽西 踏戈壁踏戈壁
拼起亿万年前的拼起亿万年前的““足迹足迹””

图为图为20152015年汪筱林在新疆哈密考察早白垩世沉积地层年汪筱林在新疆哈密考察早白垩世沉积地层。。

他和同事在辽宁锦州义县发现了世界第一枚翼龙胚胎，首

次证明翼龙与其它爬行动物和鸟类一样为卵生；

他的团队发现了世界上已知分布面积最大和最富集的翼龙

化石产地，研究成果以封面文章发表于《细胞》子刊《现代生物

学》，审稿专家盛赞其为“翼龙研究200年来最激动人心的发现

之一”；

他带队在“中国恐龙之乡”——山东莱阳挖掘并且发现了5

个连续的恐龙化石富集层；

……

走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推开汪筱林研究员办公室的房门，迎面而来的

是一堆堆白花花的“骨头”——翼龙和恐龙化石。

“这是一件中华龙鸟标本，学生最近要看，

我刚从标本馆借了出来。”汪筱林坐在翼龙标

本和文献书籍中间，指着几乎占满地上的一件

标本说。“东西太多了，刚从莱阳野外回来，还

没来得及收拾。”见记者无处下脚，他显得有些

不好意思。

不同于一般的学者，这位博导“户外范”十

足——冲锋衣、牛仔裤、登山鞋，“说走就走的科

考发掘”是汪筱林多年科研工作的日常。就在不

久前，他带队在“中国恐龙之乡”、新中国第一具

恐龙棘鼻青岛龙的发现地——山东莱阳发掘了

两个多月，发现了 5 个连续的恐龙化石富集层。

10月 2日的《新闻联播》报道了此次挖掘成果，媒

体将其评价为“世界罕见”。

然而，历数汪筱林的履历：在《自然》等国内外

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20多篇；研究或合作研究命名

了近60种翼龙、恐龙和恐龙蛋化石；研究成果多次

入选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和十大进展及美国《发

现》杂志全球百条重要科学新闻；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中科院特聘研

究员；中国首位巴西科学院的通讯院士……

也许，对于眼前这位“发掘 20 载从未走空”

的古生物学家来说，“罕见”早已是寻常。

加入进来。”随后，汪筱林成为“辽西热河生物群课

题组”的骨干成员及野外队长，和同事们一道在辽

西开展了轰动世界的野外科考发掘和重大古生物

发现，他们相继在辽西北票、朝阳、阜新和内蒙古

宁城等十多个地点进行了大规模的化石发掘，发

现大量鸟类、带毛恐龙、翼龙、两栖类等化石。

其实，早在 1784 年科学家就发现了翼龙化

石，甚至比发现恐龙还早几十年，但翼龙蛋却从

未露面，关于它是不是卵生等问题一直悬而未

决。而这枚胚胎的出现首次证明翼龙与其它爬

行动物和鸟类一样为卵生，此成果发表在 2004

年 6 月的《自然》杂志上。当年国内外媒体竞相

对其进行报道，这一发现也入选当年美国《发现》

杂志百大科学新闻。

辽西的神奇不止于此。在辽西及相邻周边

考察的同时，摆在汪筱林等一众学者面前的疑问

是：热河生物群分布范围究竟有多大？

“辽西热河生物群主要分布在辽宁西部、内

蒙古东南部和河北北部，也就是热河生物群核心

分布区。那么它会向外扩展到哪里呢，我们决定

往西边试试。”

于是，从 2004年到 2006年，他带队开始西进

甘肃酒泉马鬃山和玉门等地区。在那片荒漠戈

壁，汪筱林和同事们在野外考察和发掘数年，发

现的大量标本材料也证实热河生物群一直延伸

到了河西走廊一带。

由于种种原因，酒泉的工作未能持续进行，但西

进的脚步却并未停下，汪筱林的下一站是新疆哈密。


